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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宜宾市1980-2018年耕地
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罗 芳,潘 安,陈忠升,王佑汉
(西华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四川 南充637002)

摘 要:[目的]分析四川省宜宾市耕地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为区域土地资源管理和农业发展规

划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核密度分析、景观

指数和PLUS模型,探究了宜宾市1980—2018年耕地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①1980
年以来,耕地面积呈持续减少趋势,共减少了247.92km2,主要转出至建设用地与林地之中。②耕地的空间

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呈“北密南疏”的空间分布格局,且空间密度逐年下降。③耕地的空间聚集程度不

断下降,而分散程度持续增加,造成耕地破碎化程度加剧。④人口、GDP、道路等社会经济因素和高程、水域

等自然环境因子是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论]在高程、水域等自然因素的限制下,人口、经济和

交通条件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驱使耕地发生变化,面积持续减少,细碎化程度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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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PatternChangeofCultivatedLandandItsDriving
ForcesinYibinCity,SichuanProvinceDuring1980-2018

LuoFang,PanAn,ChenZhongsheng,WangYo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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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itsdrivingfactorsofcultivatedlandin
YibinCity,SichuanProvince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supportfordecision-makinginregionalland
resourcemanagementandagriculturaldevelopmentplanning.[Methods]Basedonlandusedataandsocio-
economicdata,thecharacteristicsofspatiotemporalpatternchangeanditsdrivingmechanismofcultivated
landinYibinCityfrom1980to2018wereexploredwiththehelpoflandusetransfermatrix,kerneldensity
analysis,landscapeindexandPLUSmodel.[Results]① Thecultivatedlandareacontinuouslydecreased
since1980,withatotalreductionof247.92km2,mainlytransferredtoconstructionlandandforestland.
② Thedistributionofcultivatedlandhadobviousspatialdifferences,showingaspatialpatternof“morein
thenorthandlessinthesouth”,anditsspatialdensitydecreasedyearbyyear.③ Thedegreeofspatial
aggregationofcultivatedlandwascontinuallydecreasing,whilethedegreeofdispersionwasconstantly
increasing,resultinginanincreaseinfragmentationofcultivatedland.④ Socio-economicfactorssuchas
population,GDP,roads,andnaturalenvironmentalfactorssuchaselevationandwaterarethemaindriving
factorsofcultivatedlandchange.[Conclusion]Undertheconstraintsofnaturalfactorssuchaselevationand
waterarea,socio-economicfactorssuchaspopulation,economyandtransportationconditionsworktogether



todrivethechangesincultivatedland,withacontinuousdecreaseinareaandagradualincreaseinthedegreeof
fragmentation.
Keywords:cultivatedlandchange;landscapeindex;drivingfactors;PLUSmodel;YibinCityofSichuanProvince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粮食问题关乎国运民生[1]。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髓,是稳固粮食生产的根本所

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会改变耕地的物质与能

量循环,从而影响一系列全球环境演变过程[2]。工业

革命以来,伴随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人口剧增。
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近10a来中国人口

增加了7206万,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人地矛盾

日益突出。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粮食

供应链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给世界各国粮食安全带来

隐患[3]。因此,探究耕地资源时空变化特征,阐明耕

地增减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与寻求耕地可持续利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围绕全球或局地尺度的耕地演变及其驱

动机制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

成果[4]。如 Min等[5]运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
从农业生态和地缘政治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全球

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Omaid等[6]分析了2000—

2010年喀布尔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并运用

BLR模型对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统计检验。胡

琼等[7]采用复种指数和面积变化量标准差等指标,分
析了2000—2010年全球耕地利用时空格局变化情

况。牛善栋等[8]以淮海经济区为例,结合标准椭圆差

(SDE)和 探 索 性 空 间 数 据 分 析(ESDA),揭 示 了

2002—2017年区域耕地利用转型的时空变化特征。
此外,还有学者借助主成分分析法、GWR、地理探测

器和PLUS等模型对耕地时空演变的驱动因素开展

了广泛的研究[9]。其中PLUS模型,即斑块级土地利

用变化模拟模型(patch-generatinglandusesimulation
model,PLUS),不同于以往的元胞自动机模型,该模

型是以栅格数据为基础,在数据获取方面更为便

捷[10]。通过PLUS模型可以探究土地利用变化的潜

在因子,呈现出各项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贡献程

度,为探究耕地时空变化的驱动力因素提供了有效的

研究工具。
四川省宜宾市作为川南地区三江交汇的重要沿

江节点城市,是长江上游低山丘陵区重要的农业生产

基地,其地理环境在长江上游地区极具代表性。近年

来,依托长江黄江水道,宜宾市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人

口流动频繁,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显著转变,其中耕

地变化尤为明显。以往对宜宾市土地利用方面的研

究多集中于某一时段[11-12],关于近年来的耕地变化特

征并不清晰,缺乏长时间序列的相关研究成果。当前

研究成果多从耕地时空变化方面入手,定量化分析耕

地演变的驱动力的研究成果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以

1980—2018年土地利用栅格数据为基础,采用土地

利用转移矩阵、核密度分析和景观格局指数,深入分

析宜宾市近40a的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借助PLUS
模型查明了耕地面积扩张和面积缩减的缘由,揭示耕

地格局演变的复杂驱动力,以期为宜宾市耕地资源合

理规划与利用提供依据和决策支持,为长江上游地区

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思路。

1 研究区概况

宜宾市位于四川省南部,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

原的过渡地带,区域土地面积达1.33×104km2。长

江、岷江和金沙江交汇于此,是长江上游地区保持水

土资源的重要的生态屏障。地形以中低山地和丘陵

为主,地势整体上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气候属

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温约为18℃,平均年降

水量1017mm,水热充足,多发育紫色土、水稻土和

黄壤,植被类型以次生或人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

主。研究区内矿产资源富集,煤矿、天然气、页岩气与

硫铁矿储量丰富。宜宾市辖3区7县,现全市总人口

约551.5万人。21世纪以来,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形
成了以酿酒、综合能源和造纸等产业为支柱的现代产

业体系。宜宾市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区域性交通枢纽

逐渐形成,成为了成渝经济区重要的城市之一。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数据来源如下:①土地利用栅格数

据(1980,2000和2018年)、土壤类型、河流、人口与

GDP空间分布数据源于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将土地利用栅格数据的土

地类型划分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地和建

设用地,分辨率为30m,其中建设用地和耕地类型的

解译精度在95%以上,其他地类精度在90%以上,运
用ArcGIS软件按属性提取工具,得到研究区耕地栅

格数据。②高速公路、铁路、一二级道路数据和政府

驻地位置来源于BIGMAP(http:∥www.bigemap.
com),时间为2018年。③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http:∥www.gscloud.cn)获取DEM 数据,并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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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提取出坡度 数 据。④从 中 国 气 象 数 据 网

(http:∥data.cma.cn)获取1981—2010年宜宾市域

内及周边地区共15个气象站点的气象数据,借助克

里金插值法,获得年均降水量与年均气温空间分布栅

格数据。为了探明宜宾市耕地时空变化的复杂驱动

力,参考相关研究成果[9-10],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与

选取指标的代表性,共选取了7个社会经济指标和6
个气候与环境指标(表1)。通过ArcGIS软件中的距

离分析工具获得各项距离因子(距政府、铁路、高速公

路、水域、1级道路和2级道路距离)。

表1 宜宾市耕地变化驱动因子指标

项 目 数据类型           时 间  

社会经济因子 
人口、GDP 2015年

距政府、距铁路、距高速公路、距1级道路、距2级道路距离 2018年

土壤类型 1995年

气候与环境因子
距水域距离 2018年

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 1981—2010年

DEM、坡度 2016年

2.2 研究方法

(1)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是用以估计概率

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能很好地分析观察耕地空间

分布的集聚情况。考虑到数据处理设备的性能和工

作量的大小,将原始耕地数据重采样至像元大小为

300m的栅格数据,再将栅格数据转变为点数据,继
而开展核密度估计,计算方程为[13]:

fn=
1
nh∑K d(x,xi)

h
(1)

式中:fn 为耕地核密度估计值;K 为核函数;h 为带

宽;n为带宽范围中耕地点数据的个数;d(x,xi)为耕

地点x 到样本点xi 的距离。
(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

以分析一定时期内某种地类的动态变化,可以反映出

耕地的时空演化过程。该矩阵基于马尔科夫模型,
应用于耕地利用变化,对耕地转移情况进行定量化

分析,是分析耕地转入与转出情况的一种较好的

方法[11]。
(3)耕地破碎化定量指标。景观指数能高度浓

缩景观格局信息,通过不同层次的景观指标,呈现景

观构成和空间分布状况,被广泛应用于耕地和土地利

用景观格局研究之中[14]。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15],
结合宜宾市自然与社会经济情况,共选取了8个景观

指数(表2),借助Fragstats软件计算出各项指标的

数值,来衡量与刻画区域耕格局变化与耕地破碎

情况。

表2 宜宾市耕地景观指数及其说明

景观指标 名 称  单位或描述 取值范围    说 明       

NP 斑块个数 个 NP≥1 研究范围内耕地斑块的总数量。

PD 斑块密度 个/km2 PD>0 耕地在单位面积上的斑块数量,PD越大,表征耕地破碎度越高。

LSI 景观形状指数 无 LSI≥1
呈现出耕地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取值范围LSI≥1。值越大,形
状越复杂,耕地破碎越强烈。

Division 景观分割指数 % 0<Division≤100
指不同的耕地斑块之间个体的分离度,值越大,耕地斑块分布越分
散,耕地破碎度也越高。

AI 聚集指数 % 0≤AI≤100
用以描述地类斑块间的集聚性,值越大,表明区域内耕地是由少量
大块斑块构成,破碎程度越低。

Clumpy 聚类指数 无 -1≤Clumpy≤1
度量耕地斑块的空间分布状况,当聚类指数为-1时,表示斑块呈
完全分散的状态;聚类指数为0时,斑块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聚
类指数为1时,斑块呈集聚状分布。

Split 分离度指数 % 0<Split≤100 指耕地斑块的分离程度,值越大,耕地斑块间越分离。

Cohesion 斑块凝聚度指数 % 0<Cohesion≤100 指斑块内聚力,度量斑块的整体聚集程度。

  (4)斑块级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PLUS模

型)。PLUS模型可以用于斑块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

模拟[10]。通过挖掘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换规则,获得

各项地类的变化与惯性概率。运用随机森林分类

(RFC)算法来探求各项驱动因子对不同地类变化的

贡献值。该算法可以解决多个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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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从原始数据集当中抽取随机样本,并最终确

定k 类土地利用类型在单元格i上出现的概率Pd
i,k,

其演算公式为:

Pd
i,k(x)=

∑
M

n=1
I=〔hn(x)=d〕

M
(3)

式中:d 的取值范围为0或1,若d=1,表示有其他土

地利用类型转变为k类土地利用类型,当d=0,表示

土地利用类型转变成了除k 以外的其他土地利用类

型;x 是由若干驱动力因子组成的向量,函数I 是决

策树集的指示函数;hn(x)是向量x 的第n 个决策树

的预测类型;M 为决策树的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耕地时空动态变化分析

整体来看,宜宾市耕地总面积在8015.97km2 以

上,约占区域土地面积的60%,是该区主要的土地利

用方式(表3)。1980—2018年的38a间,耕地利用格

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面积减少了247.92km2。对比

2000年前后两个时期的耕地变化情况发现,2000—

2018年耕地流失速度加快,面积缩减了200.11km2。
从耕地持有量来看,叙州区、翠屏区和高县耕地面积

最多,合占区域耕地总面积的47%左右,耕地持有最

少的地区是珙县和筠连县。区县地区耕地整体上呈

减少趋势,除兴文县在2000年后耕地面积略有增加

外,其余区县耕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翠

屏区、叙州区、屏山县耕地变化最为显著。此外,针对

1980与2000年(F=10.83,p=0.0093<0.05)和
2000与2018年(F=13.17,p=0.0051<0.05)区县

耕地面积数据进行方差检验,均通过了0.05的显著

性检验水平,表明1980—2018年区域耕地面积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表3 宜宾市各区县耕地面积及变化量

地 区
耕地面积/km2

1980年 2000年 2018年

耕地变化量/km2

1980—2000年 2000—2018年

高 县 846.74 842.97 817.72 -3.78 -25.25
珙 县 527.35 525.44 509.02 -1.91 -16.42
江安县 643.75 641.6 628.85 -2.14 -12.75
筠连县 600.81 598.94 593.89 -1.87 -5.05
南溪区 602.06 599.02 586.71 -3.04 -12.31
屏山县 697.56 682.71 645.51 -14.85 -37.2
兴文县 608.59 606.8 613.2 -1.79 6.40
叙州区 1748.55 1741.45 1700.48 -7.10 -40.97
翠屏区 1268.59 1258.19 1210.03 -10.4 -48.16
长宁县 719.88 718.95 710.56 -0.93 -8.39
合 计 8263.89 8216.07 8015.97 -47.81 -200.11

  从图1可知,耕地变化最显著的区域主要位于翠

屏区、叙州区和屏山县。耕地减少地区主要沿岷江、
金沙江和长江沿岸分布,尤其是在2000—2018年这

一时期,三江交汇地区耕地减少明显。这是由于沿江

地带是城镇密集分布区,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

的 增 加,城 市 建 设 占 用 的 耕 地 面 积 不 断 增 长。

2014年中国第3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全面投产

运行,致使屏山县金沙江河段大量耕地被淹没。与此

同时,受退耕还林工程以及山区耕地撂荒的影响,丘
陵山地地区有大量耕地减少。而相比耕地减少的区

域,耕地增加区域范围较分散,大多分布在宜宾市东

南部山地丘陵地区。

3.2 耕地转移矩阵分析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借助 ArcGIS软件,经过栅

格转面、融合、相交等数据处理过程,结合土地利用转

移矩阵,得出宜宾市耕地转移情况表(表4)。从表4
可知,38a间宜宾市耕地变化显著。1980—2000年,
宜宾市耕地共转出了60.82km2,绝大部分转入了

建设用地和林地中。耕地的转入量为13.07km2,
主要来源于林地和水域,分别有9.59km2 的林地

和3.15km2的水域转变为了耕地。未利用地比较

稳定,基本未发生转变。相较前20a,2000—2018年

宜宾市 耕 地 增 减 变 化 格 外 明 显,耕 地 转 出 量 为

867.68km2,转入量为669.30km2。38a间,耕地向

其他地类共转出了928.50km2,其中有17.10%转入

了建设用地,有69.18%转入了林地。19世纪80年

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落实,使中国耕地

权属细碎化。随后四川省率先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
驱使宜宾市丘陵山地地区大量细碎耕地转出至林地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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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宜宾市1980-2018年耕地空间变化

表4 宜宾市1980-2018年耕地转入与转出情况 km2

时 期 转移量 草 地 建设用地 林 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合 计

1980—2000年
转出面积 4.56 28.14 20.97 7.16 0.00 60.82
转入面积 0.16 0.17 9.59 3.15 0.00 13.07

2000—2018年
转出面积 57.22 130.72 621.43 58.20 0.11 867.68
转入面积 60.97 10.99 581.26 16.00 0.07 669.30

3.3 耕地空间集聚分析

为了查明宜宾市耕地空间集聚情况,本研究借助

核密度分析工具,计算该区耕地的核密度值(带宽h=
5325m)。该密度值能反映耕地的空间聚散情况,密度

值越大,说明耕地在空间上越聚集。结果表明,宜宾市

耕地核密度值范围为0~11.08个/km2(图2),运用自

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6个等级:低密度区(0~1.84
个/km2),中低密度区(1.84~3.69个/km2),中密度

区(3.69~5.54个/km2),中高密度区(5.54~7.39个/

km2),高密度区(7.39~9.23个/km2),极高密度区

(9.23~11.08个/km2)。从图2可知,宜宾市耕地空

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耕地核密度极高与高密

度区主要分布于宜宾市的北部地区,以南溪区、翠屏

区、长宁县和叙州区北部为主。这些地区海拔较低,
地势相对平坦,耕地所占比重大。中、低密度区主要

分布于区域南部的丘陵山地地区,以筠连县、珙县和

兴文县为主,这使得宜宾市耕地分布呈“北密南疏”的
空间分布格局。对比宜宾市3个时期耕地核密度的

空间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密度高的区域范围在逐渐缩

小,在空间上呈扩散趋势,而中、低密度区范围在不断

扩张。城镇密集、经济发达的沿江地区是耕地密度变

化最为明显的地区。这说明宜宾市耕地的空间核密

度不仅受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同时还受到

城市化、工业化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图2 宜宾市1980-2018年耕地核密度等级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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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耕地破碎化动态分析

将研究区土地利用栅格数据进行重分类,将值字

段作为重分类字段,将耕地赋值为1,其余地类皆赋

值为0,按属性提取出重分类后的耕地栅格数据,然
后导入Fragstats软件中计算出1980—2018年各项

景观指数(表5)。从表5可知,1980—2018年,斑块

个数(NP)与斑块密度指数(PD)均呈先增后减的趋

势,斑块数量共减少了268个,约占斑块总数的11%。
从形状指标来看,景观形状指数(LSI)逐渐增大,说明

耕地的斑块形状日渐复杂且不规则。景观分割指数

(Division)从87.97%逐渐增加到了93.14%,这说明

耕地斑块之间越来越分散,耕地破碎化现象加剧。从

表征聚散性的景观指标来看,聚集指数(AI)、聚类指

数(Clumpy)与斑块凝聚度指数Cohesion均呈不断

减小的趋势,分离度指数(Split)从8.31%增涨为

14.58%。总体来看,宜宾市耕地空间分布较为集聚,
斑块的整体凝聚程度较高。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耕地面积逐渐减少,耕地空间集聚性不断减弱,景观

聚集程度逐渐降低,使得宜宾市耕地破碎程度加剧,
破碎化现象日益明显。

表5 宜宾市1980-2018年耕地破碎化指数

景观指数   1980年  2000年  2018年

NP 2360 2404 2092
PD 0.1781 0.1813 0.1578
LSI 113.1036 113.9691 119.1364
Division/% 87.97 88.50 93.14
AI/% 96.29 96.25 96.03
Clumpy 0.9018 0.9017 0.8999
Split/% 8.31 8.70 14.58
Cohesion/% 99.95 99.94 99.91

3.5 耕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在ArcGIS软件中,将起止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

进行重分类,依次对6种地类从数值1—6分别进行

赋值,得到1980和2018年重分类土地利用数据。随

后导入PLUS模型中,分析得出宜宾市耕地变化的驱

动力,结果如图3—4所示。

图3 宜宾市耕地、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增长的驱动因素贡献度

图4 宜宾市耕地、建设用地、林地增加区域与其最高贡献度因子相叠加

  从图3可知,耕地面积扩张的主要驱动因子是人

口、距水域距离、GDP和距1级道路距离。叠加耕地

增加区域和人口栅格数据(图4)可以看出,耕地的增

加区域主要分布在离水域较远且人口密度相对较小

的地区,人口越密集的地区耕地面积增加的越少。为

了查明耕地变化的原因,还需分析耕地面积减少的影

响因素。近40a来,在耕地总转出量中,约有86.19%
的耕地转入了建设用地和林地之中。其中耕地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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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的面积占建设用地增加面积的90.11%,转
入林地的量占林地增加面积的91.55%。这表明耕地

面积的注入是导致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增加的主要

原因。因此,分析建设用地和林地面积扩张的驱动力

可以近似地反映出区域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从图

3可知,距政府距离因子对建设用地面积扩张影响最

大,其次是高程、人口和GDP。建设用地增加区域主

要分布在宜宾市地势相对平坦、人口稠密,社会经济

活动频繁的地区政府驻地的周围。影响林地面积增

加的主要驱动因子是距离水域的距离,其次是GDP、
人口和高程。大部分林地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宜

宾市海拔较高、远离水域的地区。因此,耕地面积减

少可能是受人口、高程、距水域距离、GDP等因子的

影响。综合来看,1980—2018年,驱使宜宾市耕地发

生变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受人口、GDP、政府驻地以

及道路等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高程、水域等自然环

境因子也是其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1980年以来,宜宾市耕地整体上呈减少趋势且

主要转入建设用地和林地中。在ArcGIS软件中,提
取出耕地转入建设用地与林地的区域,并与研究区高

程数据相叠加(图5)。观察发现,驱动因子不仅影响

着耕地的空间变化,也限制着耕地的空间变化形式。
在相对平坦的城市周边地区,耕地大范围的转入建设

用地,空间分布集中。在丘陵山地地区,耕地主要转

出至林地中,大面积的斑块较少,转出区域大多呈条

状沿着山麓及等高线分散分布。这表明在城市地带,
主要受社会经济活动和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增加的影

响,耕地以块状、团状的形式大范围的转出。在丘陵

山区,人类活动相对较少,受退耕还林工程的影响,耕
地以条带状的形式在减少。

图5 1980-2018年宜宾市耕地转入林地和建设用地区域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耕地问题关乎粮食

生产和安全,维持粮食生产能力的根本就在于保障足

够的耕地数量和稳定的耕地结构。本文通过探究宜

宾市不同时期耕地的变化情况,宏观地刻画了区域耕

地时空变化特征,结合PLUS模型揭示了耕地变化的

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980—2018年期间,宜宾市大

量耕地持续减少并主要转出到林地和建设用地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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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荞等[11]的研究相符,也与长江上游低山丘陵地

区大部分城市耕地变化情况相似[16]。一般来说自然

环境因子大多决定耕地的整体空间布局,而社会经济

因子往往控制着耕地演变的方向、转换的数量及演化

的速度。1980年以来,宜宾市耕地面积大量减少,主
要是受人口、GDP和道路等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水域、
高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这与唐大珍[17]、冯义熊等[18]

关于川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研究结果相似。
耕地作为人类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受地理要素空间异

质性的影响,不同研究区耕地变化驱动力呈现出显著

的差异。如周翔等[19]认为江苏省快速城市化地区,
耕地流失主要是受城市化进程加快、高铁和大规模企

业发展建设所影响;潘佩佩等[20]发现,1985—2015年

期间太湖流域耕地集中连片分布区与经济发展快速

区的空间复合导致耕地缩减与建设用地扩张呈现空

间对应关系,建设占用是驱动耕地减少的主要因素;
朱会义等[21]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分析了西北生

态环境脆弱区耕地扩张情况,得出政策激励和农业技

术进步是耕地增加的主要原因。这种耕地变化驱动

力区域性差异,不仅受控于地理要素空间异质性,还
同区域发展定位、土地利用政策、研究时段以及驱动

力模型选取等密切相关。指值得一提的是,政策因素

在任意时段、任意研究尺度内都是影响耕地变化的重

要因素[22],宜宾市耕地面积减少受政策因素影响也

比较明显,如1999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驱使

宜宾市以及中国西南地区大量耕地减少并转入林地

之中[23]。此外,1980年以来,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推

进,宜宾市农村劳动力迅速流失,而农民大多有“恋土

情结”,宁愿土地撂荒也不愿将耕地流转[24],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宜宾市耕地面积有所减少。
近年来,宜宾市政府大力推动大学城和科技创新

城的建设。宜宾市首个省级新区(三江新区)的设立,
势必会占用更多的耕地来满足其建设需求。未来社

会经济因素对耕地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区域耕地面

积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因此,在后续开展耕地保护工

作中,要转变农业发展思维,从数量、质量、生态功能

3方面去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在沿江平坝重点开发

区,提高城市用地的空间利用率,妥善处理社会经济

发展与土地资源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在农村低山丘

陵地区适当推进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进行土地租赁或

复垦撂荒地,加强农村土地综合治理,确保区域拥有

充足、高质的耕地资源。
作为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宜宾市

耕地的时空变化关乎区域粮食安全问题。本文系统

地阐释了宜宾市耕地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可为

区域耕地资源保护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决策参

考。但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研究尺度上,
仅从市和县(区)的行政单元尺度进行分析,更详细的

研究还可以从乡镇或自然区划尺度开展,以便为耕地

资源优化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在驱动机制分析方

面,宏观分析了农民价值观与区域政策因素对耕地产

生的可能影响,缺乏其定量化探究,因此研发包含农

民价值观与区域政策等因素的耕地变化驱动力模型

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

4.2 结 论

(1)1980—2018年,伴随人口增加和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宜宾市耕地变化显著,整体呈减少趋势,共减

少了247.92km2。减少的绝大部分耕地转入了建设

用地和林地之中,沿江地带是耕地显著变化区域。
(2)宜宾市耕地空间分布呈“北密南疏”的分布

格局。耕地核密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区域北部,位于

宜宾市南部的筠连县和珙县等地是主要的低密度分

布区。近40a来,高密度区面积逐渐缩小,低密度区

范围不断扩大,使得宜宾市耕地空间聚集性逐渐

减弱。
(3)从景观指数的变化情况来看,1980—2018年

宜宾市耕地斑块数量逐渐减少且形状日益复杂、耕地

的聚集程度不断减小和分散程度有所增加。这使得

宜宾市耕地破碎化现象日益显著,破碎程度不断

增强。
(4)耕地时空格局变化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

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海拔、水域和坡度等自然因子

的影响限制下,政府驻地、人口、道路交通和经济等因

子驱动着耕地不断发生变化。此外农民价值观和退

耕还林政策的推行影响农民的耕作行为,加速了耕地

利用方式的变化,从而导致耕地时空格局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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